
C 2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星期三）辛卯年十月廿一

文匯園副刊
責任編輯：張旭婕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F e a t u r e

李攀龍曾寫過一
詩，王世貞吞津高
評，以為絕唱。李詩
是這麼寫的：「日出
東南隅，照我西北
樓。樓上有好女，自
名秦羅敷。羅敷貴家
子，足不逾門樞。性
頗喜蠶作，採桑南陌
頭⋯⋯來歸相怨怒，
且復坐斯須。」按同
詞重複率達一二成即
為剽竊，《陌上桑》
的作者可以告他抄
襲，索賠十萬知識產
權費。只是債務人常

比債權人牛皮，抄襲者屢比原作者氣壯，郭敬明將他人大
作滑鼠複製，刪去他名換己名，不也暴得大名？人氣比誰
都鼎盛。
李攀龍所寫，很多是這種《擬陌上桑》，每吟一首，都

有版面給他發表，每一發表，都有王世貞等文朋詩友，寫
詩評寫書評，跟帖者都使力頂。這也難怪，明朝詩人非常
喜歡築土圍子，你幾個，我幾個，你一窩，我一窩，開瓶
一塊喝酒，開博一塊起哄，雅稱詩社。王世貞跟李攀龍的
帖跟得緊，正是他倆是同一詩社的夥計。李攀龍在嘉靖二
十三年考取進士，任刑部主事，青年得志，呼朋引伴，先
與李先芳、謝榛、吳維嶽等辦了詩社，三年後，王世貞也
寫了申請表，光榮入社，同一個詩歌人民公社的，創作起
來同構思同構造，評論起來同評分同打分，搞的也是統構
統分。茅坤與唐順之是另外一個圈子裡的人，茅老特別欣
賞唐老，「最心折唐順之」，在茅老眼裡，凡是天下好文

章，其作者肯定是唐順之，胡宗憲拿了一首詩，先把標題下面的名字掩了，再給
茅坤看，茅坤一見，集天下好詞，堆集讚評，「非荊川不能做。」胡宗憲笑了，
說，這不是唐哥寫的，是徐渭所吟，茅坤口氣就變了，「故是名手，惜後半稍
弱，不振耳。」臧否之彎轉得不是很大，不是茅坤要給徐渭留面子，而是茅坤要
給茅坤留面子。文學評論，被文學圈子挾持，可見端的。
王世貞高讚李攀龍，個人友情是一方面，共同主張更是大因。李攀龍繼明朝前

七子，組織後七子，其文學主張是要宗古，漢以上詩詞才是文章正朔，漢以下詩
詞曲賦，唐朝天寶以前的，倒還差強人意，除此外都是狗屁文章，他說的狠話
是：詩自天寶以下，文自西京以下，誓不污我毫素也。李攀龍落墨於紙，也就
「無一語作漢以後，亦無一字出漢以前。」其《擬陌上桑》，果然字字都是漢樂
府。既沒出漢以後，所以王世貞對這首跡近剽竊的擬態詩，也就不吝讚美，謂：
「於鱗擬古樂府，無一字一句不精美。」精美確實精美，但是這精美詩作是李攀龍
的嗎？
李攀龍才氣還是縱橫的，骨氣也比較崢嶸，他後來當了順德知府，力行仁政，

聲譽不錯，升任陝西提學副使，陝西巡撫殷學是他老鄉，老鄉見老鄉，情況有兩
種，一是眼前淚汪汪，一是背後打一槍，李攀龍做老鄉副手，這兩種老鄉境遇都
遇到了，先前關係蠻好的，殷學要上主席台講話，常叫李攀龍給他起草材料，在

殷學那裡，也許是信任與重用李攀龍，在李攀龍這頭，卻是滿腹怨氣牢騷：我又
不是你的秘書，我大小也是個副省級，哪願給你當馬弁？真是當馬弁，或許李攀
龍願意，馬弁是生活秘書，不是文字秘書，但叫他當文字秘書，他實在是煩躁，
沒當過文字秘書，不知其中艱辛，當過的，才知道這是比狗吃屎要難堪十倍的
事，李攀龍一回寫了，二回寫了，三回也寫了，李攀龍愈寫愈煩，殷巡撫卻視為
交代講話材料任務愈交愈順，事不過三，弄到了第四回，李攀龍對領導發火了：
「文可檄至耶？」殷巡撫據說是個傲慢而刻薄的主公，不大回想別人曾經給他做過
無數次事，單是記惡下屬頂了他這一回，故對李攀龍處處壓制，李攀龍當官當得
沒一點味，也就請了病假，捲囊回家去了。
李攀龍居家十年，在歷城郊外，鮑山之側，築了一棟白雪樓，樓前草蔓叢生，

百花盛開，中有一條小路，被踏得光滑，到得白雪樓階簷，卻又草青青，何以這
般呢？乃因為白雪樓門雖設而常關。慕李攀龍盛名者，絡繹於途，其中既有文學
青年，背㠥一麻袋詩啊詞，欲取定於李攀龍；也有官場新貴，持有中國紅製作的
請柬，想請他去提振文化產業，李攀龍大都是拒絕的。李攀龍拒人白雪樓外，既
是性情簡傲，也是存在一些圈子意識，與其文學主張不同者，不相與謀，玩都不
跟他玩。不是他不愛玩，他愛與其想愛的玩，他經常開派對，邀請少年好友許邦
才、殷士儋等詩酒風流，踏山水而歌，無須案牘勞神，日子過得輕歌曼舞，山高
水低。
只是李攀龍對於文學風格，過於執拗。文章貴在開創新景，他卻一定要宗法舊

章，在他看來，為文要端莊如老僧入定，學子上學路上，都得走正步，不准蹦蹦
跳跳，不從正史裡取材者，都說是胡編亂造；不從古雅風格者，都是學養差勁，
只在自己審美趣味裡看文章，自己愛玩幽默，則似端嚴為死板，自己愛玩端嚴，
則似幽默為戲說，杜甫要轉益多師，李攀龍說轉益多死。蘇軾是一大文章聖手
吧，在李攀龍及其詩社社員那裡，也是一文不值，將蘇軾罵得一塌糊塗，比如汪
道坤，與人舉杯黃鶴樓，酒醉之後鞭名人，「蜀人如蘇軾者，文章一字不通，當
以劣等處之。」這裡不單是汪氏性情狂，也是其文學視野窄。所謂蘇軾一字不
通，乃是蘇軾文字自出己心，不曾「無一字無來歷」。誰的文字沒有來歷？中國文
字都是倉頡所造，他人是很少創新字的，唐朝武則天創了一個「曌」字，新近創
造新字的，也是民國期間趙元任創造了一個「她」字。捨此之外，生造詞語者有
之，生造新字者幾無。
李攀龍等文學復古運動者，所謂文章得有正朔，正朔就是從秦漢詩文裡去找句

子。估計是正朔文字不太好找吧，李攀龍雖然學富，然其文辭據說字貧，讀其詩
歌一二首，「也覺得清亮可誦，但讀多了，便覺得字句雷同，情景蹈襲。」人家
稱李攀龍叫李風塵，是因為他詩句裡，特別喜歡運用「風塵」兩字，出現其詩文
裡，頻率很高的字，據說還有：江湖、乾坤、天涯、白日、浮雲、萬里、中原等
等，詩歌千首，都是這等詞彙在翻騰。有促狹者，專以李公常用字寫了一首詩打
趣：「萬里江湖回，浮雲處處新，論詩悲落日，把酒歎風塵，秋色眼前滿，中原
望裡頻，乾坤吾輩在，白雪誤斯人。」李攀龍才氣本來很高，若不是一味蹈襲秦
漢，那其詩文定將超越其既有成就，惜乎其一味攀援古人，攀龍終究沒攀成功，
倒是攀得有點像蟲了，時人讀這些擬古泥古之詩文，「驟讀之，無不穠豔鮮華，
絢爛奪目，細案之，一腐套耳。」天賦才氣被門戶之見耽誤了，「白雪樓」裡誤
了「斯人」。錢謙益有論：「舉其字，則三十餘字盡之矣，舉其句，則數十句盡之
矣。」李攀龍著作等身，煮字一生，歸屬自己的，僅三十個字，數十句子，也是
悲涼。
倒是王世貞，先前跟李攀龍學，對唐以下文章，一點好感也沒有，唐代是「唐

之文庸」，宋代是「宋之文陋」，元代呢，「元無文」，後來文學觀有所轉變，不一
味以正朔論文，「代不能廢人，人不能廢篇，篇不能廢句。」不再說字字有來歷
了，因之，「名雖七子，實則一雄。」

我喜歡把一隻茶杯捏在手裡的感覺，我喜歡一種叫做骨
瓷的東西。
安靜的時候，一個人把茶杯裡的水喝乾，然後把茶葉吃

掉。再後來，你慢慢轉動手中的圓柱體。這隻杯子，玲瓏
剔透，散發㠥象牙般的光澤。
這樣的文字很安閒。其實，貌似如此罷了。
我記憶裡的日子總是匆匆而過：生活在小城市裡，雖然

不需要擠公交、不需要走馬燈一樣地應酬。但，我每天得
接送孩子上學放學。工作本來就不夠輕鬆，再加上額外的
工作，就焦頭爛額了。
不過，抽出時間來，我仍然喜歡把自己摔在沙發裡，靜

靜地冥想歲月的速度。
有生活經驗的人到河邊去，會把手放到溪流裡，看清涼

的水漫過手掌、從上而下一路歡歌㠥離去。有人說，這是
水的速度。每到這時，我都會傻乎乎地，會大聲糾正說：
「不是的，不是這樣的。這是時光的速度！」

歲月就像一瓢水，無聲地漫過我們的面頰。這水是沒有
塵滓的，沒有甚麼稜角和粗糲地打磨。但，愈是柔軟的東
西，就愈是有力。久而久之，那些一笑就發出自行車鈴鐺
聲音的少女，就成了少婦、婦人⋯⋯一切，開始有了改
變。
據說，老子老年的時候，曾經如此解說柔能克剛的道

理：他張開嘴巴，讓別人觀察。嘴巴裡的鋼牙利齒一無所
存，但，柔軟的舌頭仍然還在。——軟的東西，生命力更
為頑強。
這，是智者教給我們的道理。
現在，我手中捏㠥一種叫做骨瓷的東西。它美輪美奐，

碎碎的藍色花兒圖案中，透㠥一種大氣與典雅⋯⋯我躺
在柔軟的布藝沙發裡，雙手輕輕轉動茶杯。我什麼都不
想⋯⋯
是的，我什麼都不用想。腦海裡空空如也。我喜歡這種

狀態，就像手中的這隻杯子，安然、恬淡。它不需要表達
什麼，只是安享時光留給它的印記罷了。
「⋯⋯真正的美感，是那種一無所有的蒼茫⋯⋯」
悲涼？不，這不是悲涼。這隻是順其自然，看時光荏

苒、花開花落。見慣了紛爭與熱鬧，就無所謂歡心與滄
桑。就像小區裡的那株桂花樹，該開花的時候開花，該凋
零的時候凋零。就像手中的這隻瓷杯，偶爾也回想起熔爐
裡一千二百多度的高溫，回想起自己身為動物骨碳甚至是
一隻馬鹿或者羚羊的時光。但，現在，它經了高溫了，靜
靜地融化在歲月裡。有了光澤，有了韻致。它，有了獨特
的生命。
我喜歡靜靜轉動一隻茶杯的感覺，尤其喜歡喫茶葉。那

微苦的味道，讓舌尖生津，淡淡的，讓人想起歲月的繁複
與複雜，但，你卻能淡然接受它。
這個下午，屋子裡是靜的。難得的寧靜。
尤其是，我的內心也是靜的。
有一瞬間，我想起朋友關於骨瓷的傳說，那種一千多度

的熔爐，那種鮮活生命的戛然而止⋯⋯我突然提醒自己：
回憶這些，是無所謂的。生命從一種形態轉化為另外一種
形態，自然而然地，學會生存，更要學會遺忘。
以上，是關於一隻茶杯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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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行
，
卻
是
可
信

的
。
元
代
戴
善
甫
的
雜
劇
︽
翫
江
亭
︾
：
﹁
下
象
棋
，
拆
牌
道

字
，
頂
真
續
麻
，
無
所
不
通
，
無
般
不
曉
。
﹂
就
是
以
宋
代
的
市

井
生
活
為
背
景
，
下
象
棋
在
此
時
是
很
常
見
的
市
井
遊
戲
。

象
棋
在
明
清
兩
代
，
也
是
非
常
普
及
的
民
間
娛
樂
活
動
。
︽
金

瓶
梅
︾
裡
的
西
門
慶
在
發
跡
之
前
，
就
是
一
個
專
門
與
人
賭
博
的

浮
浪
子
弟
，
﹁
雙
陸
象
棋
，
抹
牌
道
字
，
無
不
通
曉
﹂。
︽
儒
林

外
史
︾
裡
的
匡
超
人
，
當
他
還
是
一
個
親
睦
鄉
里
的
淳
樸
青
年

時
，
就
常
與
鄉
人
下
棋
，
﹁
在
打
稻
場
上
將
一
個
稻
籮
翻
過
來
做

了
桌
子
，
放
㠥
象
棋
盤
對
㠥
﹂。
從
這
些
小
說
情
節
當
中
透
出
的

信
息
，
亦
可
見
象
棋
在
各
個
時
期
，
都
深
受
社
會
人
士
的
喜
愛
，

有
㠥
廣
泛
的
民
眾
基
礎
。
而
如
今
，
若
是
遊
走
於
城
市
委
巷
，
見

有
五
七
人
圍
聚
一
圈
，
或
默
然
觀
視
，
或
指
指
點
點
，
甚
至
情
緒

激
昂
，
相
爭
至
面
紅
耳
赤
者
，
則
必
為
下
象
棋
者
無
疑
。

■
陶

琦

漫
說
象
棋

《南村輟耕錄》曰：元朝至正乙酉
冬（1345年），朝廷派遣整肅官僚隊
伍的奉使宣撫到江西、福建諸道，問
民疾苦，然而政績昭著者還達不到十
分之二三。對這件事，江西書生黃如
徵冒㠥殺頭的危險，攔駕上書。信的
內容指斥一些地方官員與巡視地方的
監察官員沆瀣一氣，上下交徵，公私
朘剝，贓吏貪婪而不問，良民塗炭而
罔知的怪狀。同時引述了幾首民謠：
「九重丹詔頒恩至，萬㛷黃金奉使
回。」「奉使來時，驚天動地；奉使
去時，烏天黑地；官吏都歡天喜地，
百姓卻啼天哭地。」「官吏黑漆皮燈
籠，奉使來時添一重。」黃如徵強調
說，這些歌謠都是老百姓不平之氣鬱
結於懷而發出的聲音。最為重要的
是，黃如徵認為，什麼樣的人擔任監
察御史，要看實跡，朝廷不能「遴選
非人」，不發的官員向皇帝匯報時，
會「妄稱官清民泰，欺詐百端，昏蔽
主聽」。慶幸的是，元順帝看了黃如
徵的信，沒有將他歸入攻擊朝政、誹
謗大臣之列，反而給了他官職，黃如
徵感謝天子恩德，「受命而不領
職」。
黃如徵是幸運的，對皇帝說了那麼

嚴重的話，不僅未受責罰，而且受到
獎賞，這在專制社會極其不易。也
許，黃某的幾句話，說出了監察部門
的實際。《元史．順帝紀四》記載：

「時諸道奉使，皆與台憲互相掩蔽。」
當然，奉使官員中能力和素質都很好
的人是不少的，如泰定年間的齊履
謙、至正年間的蘇天爵等，在出使巡
行中嚴格執法，真正起到了糾察地方
官吏的效果。任用素質低下，昏庸無
能的官員，責任不在官員本身，而是
專制的皇權。
古人設立監察制度，目的在於兩

點，或者說古代監察制度具有兩種政
治職能。其一，監控職能：監察官
吏，肅正紀綱，以加強中央集權君主
專制；其二，調節職能：監督君主，
維護法制，以協調君主專制與官僚政
治的關係。吳觀文先生說，宋元以前
的隋唐時期，這兩種職能由御史台與
諫官和給事中三個系統掌管。御史台
主管彈糾不法，監察百官，諫官和給
事中則分別掌規諫諷諭，封駁詔令，
監督君主。這三個機構，構成了一個
嚴密的上下監控，相互協調的監察系
統。
宋代時，監察制度中的監督君主這

項宗旨，已經弱化了。監察官不僅由
皇帝直接任用，而且悄悄閹割了匡正
君主的職能。比如台官仍可言事，諫
官也仍舊可以彈劾，實際上言事不可
忤逆君王，彈劾僅對臣下，職權已發
生了移動。元朝人入主中原後，實行
強烈的民族統治，為了維護蒙古官僚
的特權地位，他們對了解政事的漢族

官僚士大夫棄之不理，而讓那些難以
威脅他們特權地位的刀筆胥吏填補官
僚隊伍，於是形成整個官僚機構「官
冗於上，吏肆於下」的狀況。
選官在狹小的範圍內進行，能力和

素質肯定難以保證，結果自然是政事
廢弛，社會不能正常運轉。宋元兩
代，皇權進一步不受制約，皇帝獨斷
專行，監察官員對皇權的依附性較以
前更強。因為選人局限於小圈子，宋
元的監察官員往往素質不高，常常以
權謀私，貪贓索賄，或是捲入朋黨之
爭。元代官場「居官者習於貪，無異
盜賊」，監察機關亦是「髒污狼藉」。
即使少數正直的監察官員不謀私利，
不畏權勢，秉公執法，但其積極作
用，在遍地貪官污吏的現狀下，變得
如曠野中的豆火。
監察制度政治職能的畸變，一方面

體現在諫官系統的變異和封駁制度監
督君權職能的削弱，另一方面則體現
在御史監督百官職權的擴大。在明
代，這些變化基本完成了。
中國古代的監察制度，對維護專制

統治立了大功。猜度君王設立這項制
度的心理基礎，在於他們對臣子人性
的實際把握，即臣子有時會逸出主子
劃定的圈子，甚至會為非作歹，把老
百姓推向造反的邊緣；設立的真正目
的，初時在於調節社會各種關係，後
來就成為單純為皇帝一個人服務了。
此後雖然變來變去，但千變萬化，僅
僅在於加強了對臣下的監督，監督君
主這一項，永遠回不來了，調節職
能，自然也就沒有了。監察制度的變
異，使貪腐的生存空間加大，只要官
員的所作所為不影響皇權的穩固，皇
帝是不去管的。 （識貪．十九）

《周禮》中說，官府分六個職能來進行管治。第一是
「治職」，主要是「平邦國，均萬民」，這是一個總的綱
領。「均萬民」，是一個很美好的大前景。那時的統治
者心中有這麼一個美好的觀念，真是太不容易了。
管治社會，「治職」，只是《周禮》中提出的六職

之一。還有五職是：教職、禮職、政職、刑職、事
職。一個社會中的主要問題都歸納在這裡面了。「治
職」已經提出了總的理想，接下來「教職」是提高教
育水平，「禮職」是建立社會的精神秩序（這裡除了
要「以諧萬民，以事鬼神」，還有「以和邦國」的任
務，應該就是外交。那時的外交事務應該也很多）。
第四是「政職」，政職的任務除了管治政務，還要求
「以聚百物」，這是要搞好經濟。第五是「刑職」，以
一定的刑罰來「糾萬民」，「除盜賊」，好比今天的公
安部門。第六「事職」，再次強調要使社會富裕，

「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這六職，把建立一個安定社會的各個主要方面都顧

及了。在實際執行上做到了甚麼地步，不能詳知。但
一個社會的管治者能夠以此為目標，就有了很好的方
向。應該也有了不錯的成績。周朝是一個很長的歷史
時期，說明這個長時間的歷史時期相當安定，能夠有
這樣長期安定，與當時的管治水平自然有直接關係，
管治者有一個好的方向，再加上分工仔細，有條有理
的管治秩序，於是周朝歷經八百七十四年。後來的朝
代如唐宋，可能更加興盛，但是政權的年份差得遠
了。
《周禮》一開始，說的就是「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設置各種官職，分工管理，執行公認的社會秩序）。
這一層層的官職，分得很具體，很細。例如「治官」
條下官職之分，就有「大宰」「宮正」「宮伯」等等大

的分職，「大宰」是直接掌理政務的，屬於大宰的系
統就有：卿（最高負責人）一人；「小宰」二人，是
中大夫；「宰夫」四人，等等。最低一級「徒」，二
十人。小宰是大宰的副職，徒是勤雜人員，等等。一
切規定得這樣仔細，可見當時的統治階層是那樣的有
條有理。不是只靠地位的高低，權力也有一定的分工
與限制。社會秩序也應該相應地上軌道。
在那麼古遠的時期，已經形成了這樣的社會秩序，

我們中華民族的文明水平，建立得這樣早，這樣古。
說我們是一個古老的文明民族，是可以舉出這樣古早
的而又高水平的社會結構為實例的。
《周禮》是一部很古老的書，不會混入後代的記載

和觀念。每個時代習慣使用的文字，都必有那個時代
的風格與限制。清代有人提出《周禮》是漢代人的作
品，但仔細一看，先秦的多種古籍中引用《周禮》文
字的已很多。《周禮》是很早的古書，可以肯定。
話題回到《周禮》本身。《周禮》紀錄了那時的社

會秩序，詳細，有條不紊。舉一個例，掌握山林事務
的，就有「山師」，他的專業是分辨山林產品的用處
與等級，珍異的產品就進貢到上級。那時有這麼詳盡
的紀錄，真是不容易有的古書。

調節的弱化

■李恩柱

■吳羊璧

《周禮》中的古代官職

■李攀龍像。 網上圖片

■茶杯的啟發。 網上圖片


